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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国君洪景赦位遗退诏书》

自吾登临君位于朝二十载有余，吾时忧外患未平，内患不均，思国民之安定，社

稷之传序。然善甚之所在，吾天朝外有武官忠烈镇抚四壤，内有文臣治士理政兴国，

使国愈泰，居愈安，五谷民生风调雨顺，朝堂吏治清朗无浊，此吾之幸所在也。万民

于数十载噩战霍乱得其所以还复自由，万民皆颂吾，皆敬仰吾，此亦吾之幸也，而吾

无敢赖此。吾生于微末，起于草莽，若无得贵者惠幸恐不复存于今日，何以为今业？

岂敢吞天之功？聩君灭而明君出，乱世终而治世启，此亘古之理。今朝功业之成非受

吾之益，奉时运承天意邪。

吾立朝始，损吾声亦存，言吾以戟钺立国而不慕圣贤经书之道，亦无广昭仁政之

德，斯与往昔残民之诸师魁首并无异同。此言是理，夫吾亦欲使德教仁善感化天下之

民而非使兵戈威武以平天下。然，吾一介素衣白丁，本非圣贤，岂有圣贤之德？时

年，吾幼即流离四乡，深受刀兵之苦，无衣无食，惶惶不可终日，何以习圣人之道？

何以受仁政之德？吾身无所有，唯有一贱命如草芥耳。值此境况，吾纵有圣贤之心，

使圣贤之德教化与人，谁人听吾？恐黔首布衣莫如闻之，何况容贵之诸侯乎？弗兵戈

攻阀之乱世，首务乃归一统而非施仁德，以武制武，以戈止戈，虽蛮而行之，却效甚

益。万疆归于一统，诸国集于一权，使万民免于水火，止于刀兵，使田稼充耕，府衙

满吏，此伟绩而非暴政也。及社稷固，后施仁义之政，修仁德之法，亦得天下之民

哉。况观乎千古，何朝何代无以戈戟立国？无以甲胄安邦？此亦循先代之理，非吾乖

戾嗜战，实乃不战不得以平天下。

天下平而万事平乎？吾以为谬矣。古言诫吾，太平之时，高居庙堂之位则当居安

思危以虑国事，当忆往昔以度今日。吾深以为是，然创业举事之十载何等艰卓？哀

哉！百千诸侯各自为阵，万千黎庶居无定所。哀哉！无数忠仁志士血流漂橹，万千英

魂奠吾君位。呜呼！今日盛世实属非易！吾每思之，实痛心不已，潸然泪下，甚有几

近昏阙。自吾起事，随吾者呕心沥血，从吾者死生归一，与吾共举大事，且皆器重于

吾，盼随吾功成，建千秋万代之业。历十数载浴血征伐，终致万疆归一。期年间，吾

无时未感肩任甚重，每望其人，常夜不敢寐，而虑次日之战善胜否。至于今日，吾深

感功成之艰险，创业之棘苦，生逢逆世之间而拔萃者，必苦常人之所不能苦，难常人

之所不能难。



吾生时无父，幼时母丧。母未丧时，携吾辗转经年于乱世，流离失所于四乡，蓑

莎为衣，草革果腹，偶遇高木所结之实，冒跌登高而采，后又视为珍馐，与母嗟嗟食

之。每逢粟糠，母言未饥欲使吾进，吾未进以少食攒，然几经日食即殁，及母察，同

吾倚角拥而泣下。匿日不久，蛮师攻及近地，三两兵巡山见吾所。母操柴刃欲拒蛮

兵，而后遣吾速走，未觅肉食不得归。彼时吾尚年幼，不知蛮兵至之为何，只知肉食

难觅，几无可能。吾未敢违母命，遂持簋循忆入城而觅。至城中，未见一人，只见断

壁残垣，恐其景异于往昔，微步颤颤。入一店内，已致破败荒芜，器具几无完好，亦

无人，而地有生彘，吾喜以簋盛之，速归而不敢留。归中，吾欣悦念母何烹此珍食，

未察有异。至所，未见母，推门入，母尸横卧于地，身陷铁刃，血涓涓从身而出，未

曾止。吾弃彘向前，跪地紧抚吾母，嚎啕而泣，不知所措。母丧，而彼时吾不知所

事。自此，吾孤身以弱幼之躯流亡四方，境况愈下，常与荒芜与野犬争食。亲血已

断，血脉已绝，吾孤绝于世，乃不知存世何意也，然自知事起吾有志，欲灭蛮师。后

亡至邺城，幸得贺氏留养，遂结苟且之生而成人格，而有后事，方建今日社稷。至于

创业途中，屡次以亡命，幸赖上苍垂怜，使吾得以侥存。

吾境已致如此，然随吾创业者艰难潦苦之境甚于吾者不知凡几。其人去日多年随

吾南征北伐，多殁与刀兵剑影，已成沙土之骨，居于九幽黄泉下，不享其今日功成之

荣也，吾甚愧此。有后者，封爵晋位借其余荫，绫罗绸缎珠光宝器皆源以供养。无后

者，修碑立祠以万民之香火给以敬奉，望居天之英灵得以安息。然，此间事不足以昭

其功绩，已不足平吾心中愤懑，此吾之哀哉。然斯人已逝，为人君者，吾只以此深念

之。

可怜吾妻秋月！秋月，贺氏主脉独女，自吾入贺氏久以仆役伴其左右，而其不以

吾为役，视作己弟托以拳拳真情，华裳充粟时以给之，致吾于贺府无一日以缺衣寒，

无一餐以少食饥，此殷殷真情吾母外无出其二，吾本当生世以报。然成妻不久，蛮师

伐邺，城民闻至四散流蹿，贺氏亦以举迁，而贺父不允，言倾府而出辎重甚多，聚甚

众，虽邸内刀兵开道亦难敌蛮师之威，遭则贺氏不复矣。隧为存血脉，贺府三四人作

批各携需备而分迁，然万贯家财迁走无几，只作蛮兵掠。一钟鸣鼎食之府悲至如此，

何况黎庶乎？乱世乃可乎食人之年矣。吾与妻携一婢一卫亡于北都，妻掩容颜免遭人

觊。亡中，卫盗钱而叛，婢卒于途中，亡路流氓亦甚众，所剩财货皆尽劫掠，所幸吾

以命护吾妻，方保其无虞。后吾起事有己势，虽不及贺府日，然为首者饱食可供，丰

货可存，而妻思举事初物力维艰，少食若亡时，未采金玉饰物，反当其寥寥身器以充

师资，缓吾忧虑。身于贺府独女，千金之躯，本十指不沾阳春之水，肤洁白滑嫩如凝

脂，体态盈美，眉面如画，似天宫谪仙风华绝代，然自随吾从贺府亡而出，以无足给

养致体渐消弱，肤色渐黯，观其手，多炙痕为往灶台煮羹汤与吾，另扫塌盥室，织物

净衣，无所不为。至于亡途颠沛流离，缺衣少食，亦未曾半言怨吾，值起事后，每思



战事夜不能寐，彼则轻抱吾身以言慰之。至吾登基君位，首开太平盛世，本可坐享荣

华，然身为国后，其日处宫闱之繁务，无一日懈怠，使堂后井然并序，吾以为使其勤

政甚于吾者。得妻如此，不知几世福缘，吾千世万世难报也。

秋月乃独身位后也，吾未开三宫六闱，世间粉红颜色莫过如此，亦莫有甚于妻

者，吾未以为然。王公大臣责之，言宫室不盈则国事难兴，吾不理。妻常诫吾，为人

君者，自当勤政爱国，闻万民之事，晓万民之苦，切莫以开朝伟业而恃功自傲，弗怠

于政事，吾常听妻言。妻具贤能崇位固不涉朝堂政务，谓此乱政也，使吾专行，此义

举甚感也。吾置天下锦璘珍宝于前，乃毫无趣，常赠后充为府库。凤披霞冠亦少冠

之，常着青绿素袍，而质举雅贵，亦存雍容华颜。每见吾操政辛劳，其手作羹汤于吾

如往，贵为后而无从使下亲身烹之，时亲手滋喂，如民夫民妇循家常之日，真情善

哉。吾一心操俱天下，王侯贵胄，布衣白首，社稷九庙，民俗祀礼，春耕秋收，水利

山工，邦交之谊，外征伐战，天下凡事吾俱操之，实分身乏术，余力不能己，无独以

待妻也，有谧语昼夜愿诉，亦不得时表，吾深愧矣。

吾妻外，成业中能与论心交腹者甚少，唯皇甫玄易，云景两人者耳。玄易封国

师，精晓阴阳五行之变，洞悉风水堪舆之术，一身修为通天地之造化，鬼神之力恍如

神人，乃人中之仙。伐战场中，可凭知天晓地之能运筹帷幄于千里，于军中危乱之际

力挽狂澜。而梳理政务亦玄易之所能，总使朝之法令出之必行，律例井然并序，上下

效其所行。景封将君，盖世之帅才也，御倾朝之兵，所至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攻坚拔锐，使将君之名威平四海震寰八方。将君之名恫吓之，兴邦则胆颤心惊战

心大削，寡邦则闻风丧胆溃不成军，常不战而亡。而今平安，景镇朝护国乃四方蛮荒

惮之不敢扰，使吾天朝国泰民安。

二人与吾识于微末，随吾时吾尚寡而非贪慕荣利，创业一路呕心沥血，殚精竭

虑，受吾深赖，二人所行为天朝立不世之功，当永载史册，今成天朝肱股之臣，是可

以托付国事矣，吾安之。

吾观今天下天平，风调雨顺，兵甲丰足，民乐安康，此盛景起于吾，吾甚慰。然

此盛景可传万古乎？昔往二十载，天朝始立，玄易窥天机以卜国运，言时运尚处大乱

之凶世，虽统与天朝，然使江山社稷之固几无可能，国盛象虽然而安日无久，主国气

运之星象天光隐曜，乃后必有魍魉出世侵国圣体，若届时无应策则国必大乱，百姓重

归水火，请吾远虑之。玄易之术冠绝千古，天下无出其右，吾深以玄易言为实，事关

国之兴衰存亡，故此言唯吾与玄易与景晓，未告诸臣百姓。值时太平景未几，吾亦未

感以此噩言告妻也。谶后二十载，天朝平顺无异世，未见有妖邪，吾本以玄易言有

失，甚幸哉，奈何实不如此。边关来报，有四凶妖出世，暴虐无度，害民无数，民多



惧以亡向中地。边关之军肉身凡胎不晓阴阳之术，虽装甲精备亦无应对之法，只以身

躯护民流亡，折伤惨重。奏报与朝，吾扼腕震惜不敢信，亦无法应之。国师玄易遣使

探查，蜮，噬，骃，虚，四大凶妖出世，犯吾天朝。凶妖者，上古存也，每有大凶之

能与阳间，人世间前有通天造化之贤者亦未能斩。中原大地始迎太平，突现四妖，此

乃天朝之劫，万名之难，此难甚于刀兵之乱。自此，玄易闭关修法研四妖之应策，景

率京都禁军携强弓重弩赴往四海，以军凡身肉体御四妖为勉保百姓生计。

旬月后，玄易参古籍得法，四妖可封之而不可斩，取昆仑天金铸四棺，四妖押入

棺内，再寻一得天势之人同葬之，借风水之局布于昆仑，可将四妖永世封与棺内不得

出。四妖可擒，而天势之人难寻。问天势之人何寻，玄易默而未答吾。玄易随吾左右

三十载，今苍苍老矣，然吾观其神便通其意，不必言。吾开新朝，乃承天运而居君

位，人中之龙，是谓天子，百万人民吾天势最盛。若封四妖，则吾崩，此玄易未敢言

之由。吾望其双目低掩，知其所想，唤景入殿言此事。景英雄气概也，乃知吾志趣，

跪与吾前以虔态行君臣之礼，再三拜吾，曰诺。

遂循玄易言，修万龙封天大阵于昆仑，待阵成，擒四妖以吾身封之。四妖不出，

天下始安。

吾生半百，历经磨难二十载，戎马沙场十载，而有登天临君之年日，已无憾，为

吾天朝百姓扫除妖邪乃吾己任也，吾欣然赴黄泉而无憾，此间正寻卒于沙场之吾功臣

也。吾以一身护国护民，致使天朝社稷流存，万民安居勤业，吾死不足惜，只忧骤崩

而逝，国体不稳，吾甚虑有四。

其一，国不可一日无君，朝不可一日无主。吾既崩，本依先古之序致吾子嗣旁亲

沿袭君位，然吾双亲既绝，乃未知有旁亲，至于子嗣，吾与吾妻秋月颠沛流离几载光

景，衣食不供，时贫患加身而医药不济，至今妻身孱弱，宫内珍惜药食亦未补益，已

存痼疾几何。妻曾言后嗣，而吾实不忍其以病秧之身捱十月怀胎之苦，遂罢，吾亦未

承子嗣矣。君位必得所承，然朝中尚乏承位之人。秋月，拥国后尊仪，虽具贤能淑

德，而女儿身非当国也，有失体统。玄易与景乃开朝肱骨之臣，天朝栋梁，战功赫赫

于万国，威望如山之朝野，才能仲谋皆俱得当，然二人皆吾左右，君位从一，只得一

人袭，厚此薄彼恐失妥当，嫌隙生乱则国动摇，不可取也。其余臣者，治务理事尚

可，无王者英雄气象，无超凡拔锐之志，难以镇国安邦，故君位只得觅于天朝民间，

而无择于朝堂。择一明君非一日之功，以日久而深考之。吾驾西去而新君未得时，国

后秋月，国师玄易，将君景，三人共商国是，玄易持政常，景持军常，凡遭军政大事

则二人与国后秋月共决之，秋月司掌国玺，得秋月肯事方行。持国期间，当与天朝觅

一不世之良才而以国托之，人选当无关出身，不问门第。吾之才智计谋不及玄易，统



师御帅不及景，然亦可驭国也，故为一国之君者，谋智才象非为首考，武定乾坤亦非

所需，需观其圣人之心，仁人之德，务需体恤民情，感万民之心也。江山之万民之于

江山，非君之江山，万民之江山之于万民，非君之万民，为国君者，必亲察百姓疾苦

所在，思朝堂弊缺所在，思国之将未所在。故承君位者，当勤力刻苦，以苛律言行束

己，不以荣华富贵而骄奢淫逸，亦不以贫苦潦倒而郁郁寡欢丧其志气。玄易素具识人

断相之能，当深察之，秋月与景佐之，使新君早入朝堂，以稳国体，然必确之为适

才，无可勉推。

之二，贺氏宗亲旁系今未寻至。是日，贺氏为续血脉之承而不致断绝，府中人各

作二三成团窜于四海，然吾与妻几转经年之际，曾未寻得府中其人，音信杳无。至于

吾开朝立国登临君位后，屡遣寻之，亦未果。昔贺府万丁之户，富甲天下，乱时广施

惠赠济于百姓，吾亦辛得其留养而有今日，况贺氏乃吾妻之室家，是为国戚氏。秋月

知吾操政劳矣，鲜以此言诉吾，然每观其于良宵啜啜之泣方察其忧家室之思。吾双亲

早绝，贺氏抚于吾，虽无血脉相通，然养哺之恩莫少于亲者，亦吾亲者，吾于妻同深

念之。吾崩矣，望续寻贺氏之余脉，以抚国后之思。至寻得，若有才学超然甚佳者，

又存致仕之念，则入庙堂许以重位同谋国之，此乃其所。若泯然众人而苟苟营生，则

许万贯之财复贺氏之荣光，保其香火传续不断于天朝。如此，吾妻足，吾亦瞑目矣。

若新君临后久未寻至，则天命使然，莫强之。恒念付国力之艰，兴师劳众为吾室私，

吾罪矣。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吾有所虑者莫甚于吾妻。自弱冠之年于贺府成婚起，秋月

伴吾左右，艰难困苦之境苟且时未曾弃离，体肤之难亦未使分。吾与吾妻挚情之深，

恐脱然于书简萦萦绕绕之情爱，非可言。吾骤然崩逝，妻定悲痛欲绝，求生不得。朝

中持国之重臣必协力阻其自殁，需言安邦兴国乃吾毕生夙愿，吾举国托与其，其需代

吾镇朝立国而使天朝无乱相生，待百年后仓粮冲禀，国力兴盛至极，再下寻吾，未值

妻至，吾不踏黄泉，不入鬼门，不饮孟婆，不顾三生。

吾有夙愿，使天下凝一，万民景生，今家国蒙难，吾以一生期易社稷安，九死未

悔！只恐无得以窥所期日。


